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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朵雪色的信笺从枝头展开时

大地正肆意展开春天的画卷

推开冰雪，寒风，沙尘以及岁月的枯燥

说十万朵梨花已签好契约

在城市的玫瑰谷，植物园，以及西湖迎接

欢喜

山谷间沉睡的花朵忽然绽放

我们踩着轻柔的风，听着春雷歌声

把希望种成雨滴 诗歌化作闪电

而杏花酿成的老酒沸腾了大街小巷

夜色下，金娃娃跳起欢快的锅庄

鹅黄的柳，猩红的榆叶梅，粉白的杏花

都在欢庆春天的如约而至

雄鸡啄碎喷薄的朝阳，万丈光芒普照人间

大地起于喧嚣，城市迎接幸福的脚步

开拓者的雕塑，守望着街巷里暖暖的灯火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

二十四节气铺陈在西湖通幽的曲径

白天鹅展翅欲飞，被碧波涟漪挽留

直到所有春天的气息都爬上树的枝节

花影簌簌摇动在人群之中

有人掀翻银河的酒坛，金川峡的碧波

滋润着紫金花海。汇聚天河之水于龙湖凤

月光瀑布般倾泻，我们站在矿山公园

粉白与绿色的漩涡中心，看春天开怀大笑

抖开缀满新绿的斗篷

梨花碎梦

我要让那万千梨花入我美好的日子

在梨花下，下棋，读书，饮酒

小鸡吃着嫩芽，老狗望着夕阳

我把唐诗宋词洒进小城的山谷

等待着春天瀑布般撒下苍穹

春雷在云层深处翻腾，洒下万千细雨

洗涤尘埃，翠绿在一夜之间舒展

翠鸟啄食新泥中冒出的嫩芽

燕子衔泥，老牛架着铧犁走进田垄

我正把，整座城市的春光

装进晃荡的静好岁月

枝桠举起未开封的请柬

当第一朵梨花解开盘扣

允许所有雪白从枝头迁徙到韵脚

云絮，正编织一张“金昌蓝”的屏保

白的杏，红的桃，黄的迎春花

每一个枝头，都是斟满的春意

怎的就醉倒了，小城的万家灯火

梨花把春天的
门打开（外一首）

□ 蔡忠原

又是一年播种季。

老家新房一隅，犁、锄头、镰刀等农具静静地

躺着，像是在做一个长长的梦。

农忙之前，父亲便把农具检查一番，这些农

具，仿佛从一个幽长的困梦中醒来，伸着懒腰。

地，犁铧一过，又是另一番景象了。

犁地时，套了牛，扶好犁把，鞭子一甩，牛摇

摇晃晃地前进，父亲跟在后面，稳稳地走着，一副

很神气的样子。犁铧新翻的泥土，温热，清新。

小时，总爱跟在后面，新犁的地软绵绵的，很是新

鲜。想着土地的神奇，也想着犁铧的神奇。哥哥

也好奇，趁父亲歇息的空，也学着父亲的模样，扶

紧犁把，吆了牛。牛倒也听话，走了；可犁却不听

话，歪歪扭扭的。只好撒了手，原来犁地竟是技

术活。后来，家家用铁牛犁地，老式的犁，已无用

武之地了。

老式的土耧，做工精细，外涂桐油，工艺品一

般。漏斗下方，系一小石块，播种时，绳子来回摆

动，种子便均匀流出。摆动的小石块，当当作响，

空寂的原野，便有了天籁之音。一耧一耧，直直

地，耩过来耩过去，便种下了农家的希望。待到

出苗，一垄一垄，齐齐整整，眉清目秀，令人赏心

悦目。

出了苗，也出了草。这时节，该锄头登场

了。农家将锄头磨了又磨，锃亮无比，锋利无

比。这也是庄稼人施展拳脚的好时候，握紧了

锄，前腿弓，后腿蹬，锄头上下翻飞，三下五去二，

几垄就到了头。一个个恣肆疯长的杂草，也就蔫

头耷脑的，不再张狂。只有庄稼，安安静静地生

长着。锄头是幸福的，因为大地，给了它施展才

能的地方。同样，大地也是幸福的，好像给自己

理发一般，眯了眼，安逸地享受着。

收获的季节，镰刀，架子车，杈，木锨等农具

也纷纷亮相了。各尽其能，各司其职，庄稼人用

起来得心应手。

机械化了，这些农具，也派不上用场了。搬

家时，我们都劝父亲，没用了，扔了吧。父亲竟是

不舍，将其归置老屋一角，回去时打量一眼，也是

亲切的。那些农具，遗弃在角落里，如被冷落的

孩子，孤零零的，无精打采。它们无聊了，刚开

始，也会窃窃私语，怀念着旧日的时光。更多的

时候，它们都沉默着。再后来，便都昏昏沉沉睡

去了。

在老宅再见这些农具，觉得它们依然是闪亮

的，温暖的。因为，我们的血肉之躯，有着它们的

支撑。它们，早已深深地融入了我们的生命。

沉睡的农具，如慈祥朴实的父辈，静静地躺

在光阴深处，似乎在等着，在我们的记忆里醒来。

河西走廊的生生不息里，它们曾是人们生活

中不可或缺的主角。山一程，水一程，关山重重，

它们退出了历史的舞台。默默品读它们，读它们

真实存在的历史过往。一件件沉默的旧物，似乎

依旧散发着岁月的香气。似乎，它们清浅的呼吸

犹在，朴实的笑意犹在……这些美丽的存在，于

岁月流光中，无声无息地代替那些已经消失的生

命，闪着令人温暖的旧时光。

沉睡的农具
□ 吴玉琴

元旦夜，火锅店，跟家人庆祝新年。

邻桌一位看起来稍比我年龄大些的女人引

起了我的注意。

脑子里斗转星移，时光倒流了50多年，我的

小学老师蔼然可亲的面孔从脑海里跳了出来，而

且就在眼前。

走神中被老婆提醒，吃吧吃吧，盯着人家老

太婆多不礼貌。

不盯不行呀，她是我的小学老师。

哦，确定吗？

基本能确定，但有点儿疑惑。

疑惑啥？

她应该更老啊，我跟你算算，我上小学时，她

应该是二十来岁，我已六十几了，她应该八九十

了吧，你看她，不像八、九十岁吧，顶多也就七十

左右。

那也不一定，人家心态好保养早，显得年轻。

话是不错，但我总觉得有点儿疑惑。

她那一桌跟我这一桌一样，有老有小，都飘

溢着节日家庭聚会的喜气。她偶尔也往我们这

桌扫一眼，但我能看出来，也就是扫了一眼陌生

人的那种。我特意盯着她，跟她的眼神甚至对视

了那么一两秒，她的眼里并无我希望能看到的静

水微澜，我仍如空气一样。

世事离戏只有一步之遥，人生离梦也只有一

步之遥，就算静水微澜，也比沉默来的坦然。

半个世纪了，她的一生中早已没有我的任何

影子，我能理解。

可我的心已波涛汹涌，按捺不住，做不到微

澜初起意先宁。

我的注意力已不在火锅里了，跟孙女换了位

置，离她更近些，翘起耳朵。老人必定是老人，话

不多，但偶尔几句，还是进了我耳。不错，就是我

的老师，音容笑貌跟刻在我脑海里的一模一样。

我坐不住了，心里潮声浪声去又来。上小学

时她对我的关怀，时常给我买的铅笔本子，还有

她儿子穿旧了的球鞋……在那个年代，我心里她

就如我妈妈一样，五十多年了，这会儿沉屑如香。

梦里也没想到，我已老了，还能在远离老家

五十多公里的市区遇见她。可以说，自从我成年

后，我就再没遇见过她。

犹豫再三，跟老婆悄悄说了一声，让服务员

再拿来个小酒杯，两个都满上，一手捏一个，鼓起

勇气，到她身前，躬身，她们一桌人诧异的眼神掐

不死我的诚心和热情。

张老师您好，您可能不记得我了，但我忘不

了您，我是您的学生，没想到这么多年能遇见您，

这是我的荣幸，我给您老人家敬一杯酒。

她连忙站了起来，动作麻利，但眼神闪过一

丝迷惑，接着更加惊诧，你是……谁……呃呃

……哪个学校念小学来着？

我的眼睛始终没错开她的双目，说了我的名

字和学校名。

哦呵！她长叹一声。

市里就管一县一区，我一说学校名，生活在

县城里的她肯定很快会想起来。

她确实也想起来了。她的眼睛潮了，我的也

潮了。

十几秒，她没说话，但嘴唇明显抖动着，跟我

对视着，长长吁出一口气，谢谢你还记得她，但我

不是你的张老师，我是她女儿，你的张老师早不

在了。

短暂的沉默中，我的老脸有点胀，比喝大了

还红。喝大了脸只是红但不胀。

没有其他人尴尬，除了我。

您跟您妈妈太像了，请您原谅我的冒昧。

我捏着的酒杯有点儿抖晃。正要说声谢谢

离开，她却笑着接过酒杯，跟我碰了一下，仰脖喝

了。

然后呢，就是然后话就多了，我坐在她旁边，

交织在互相问候，回忆，怀念，感动的话题中，肚

里多落了几杯酒，尴尬的气氛也偷偷溜走了。

另一种相遇
□ 孙志明

物质上节俭，精神上富养，这是我祖父辈

留下的家训。父亲给我种下了个“根”——读

书写字。回望“三十功名尘与土”，书仅仅反复

阅读了些大学时期的专业书，有些古典文学典

籍在案头、床头、卫生间毛巾架子上，翻看得有

皮没毛了。泛读的文史哲少，工科类、实用技

术性的更寡。

父亲年轻时也是“秀才”，部队连队文书，复

员分配到金川工厂后，工作之余陶醉于书法。

他微薄的奖金都偷偷地买了字帖、毛笔和墨汁，

唯有纸张舍不得买，就在平房小院子的水泥地

上写，“欧颜柳赵”“苏黄米蔡”统统临摹、颇有所

得，一时成为金昌市肇始以来的“书法老人”。

遗传基因在人生的后天还会赓续，我深信

不疑。我成年后就莫名其妙地接续了父亲的

“隔空传话”，业余专注于翰墨金简，一发不可

收拾。不知何时起，也不知何时止，写字成了

我的精神生活的一部分。每每夜阑星稀，我还

在书案前摹写不辍。开始，家人感觉我非常

“破烦”，不免揶揄讥讽，后来看我没有停步的

想法，也就习以为常了。

我应该是从唐代那位落魄书匠孙过庭草

写的著名书论《书谱》发轫的。那是一部原稿

珍藏于台湾故宫博物馆，文采斐然、笔意瑰丽

的3600多字的鸿篇巨制。每当“漏断人初

静”，那位风度翩翩的幽人就向我走来。他生

于公元648年，是江苏苏州人。孙过庭“曾官

卫胄参军、率府录事参军”，官至率府录事参

军，说白了就是给县衙打杂的。就是这样希冀

在仕途上大展宏图的人，恰恰命运多舛，各种

遭遇和他一次次开玩笑——越是胸有大志，越

郁郁不得志。唐代接盘了隋朝、甚至六朝以来

的门阀制度，实在是一个“拼爹时代”。无数个

夜晚，他忘情于案牍，醉心于翰墨。在《书谱》

中，他洋洋洒洒回顾了汉晋四位大书法家（张

芝、钟繇、王羲之、王献之）的成就及不同的书

风，指出他们所创造的书法风格是古朴而富于

现代美感。他又和四百多年前的王羲之穿越

时空隧道，深情对话关于魏晋笔法。他几乎超

越了当时的世俗，打破了规范的汉字结体，沿

着没有路标的草书道路一路疾驰，其草书在模

仿王羲之和王献之的法度上无人能出其右。

又过了三百年，自命清高的宋朝米芾不得不

说，“（孙过庭书）用笔破而愈完、飘逸而愈沉

着、婀娜而愈刚健”。

看淡了功名利禄，摒弃了灯红酒绿，孙过

庭在四十岁时，遭到小人谗言，失去了小官职

位。辞官回家后专心研究书法，但由于贫病交

困，未能完成他的著作，最终在洛阳植业里客

舍中悄然逝世。记得2020年秋，我第一次在

金昌市书法篆刻展览的作品就是“节临《孙过

庭书谱》”。直到后来，书界道友戏谑我为“张

书谱”，我也以为然。

孙过庭承前启后开辟了新的草书书风。

他说：“初谓未及，中则过之，后乃通会，通会之

际，人书俱老。”三年以后，我觉得孙过庭“不够

用了”，回过头从魏晋时空寻找书法源头。唐

太宗李世民的那篇神品一样的文章，让王羲之

的后人怀仁和尚以集王字的形式，成就了新的

艺术高峰《怀仁集王羲之圣教序》。一位伟大

天朝的皇帝，一位青灯古佛的和尚，围绕唐玄

奘西天取经和广播佛法的大事件，所有的机缘

归纳为一部“圣教序”经典，何其幸哉。我昼夜

不思茶饭，心心念念都是那些跳动字符和文化

精灵。三年后，我的毛笔渐渐触及《集王字周

孝侯墓志》《集王字金刚能断般若波罗蜜经》

《兴福寺半截碑》，诸如右军《兰亭集序》、杨凝

式《韭花帖》、苏轼《寒食帖》、米芾《蜀素帖》，在

我的夜晚熠熠生辉，如饥似渴地淘漉那沉积在

历史长河里的晋韵宋意。

“怀君属秋夜，散步咏凉天。山空松子落，

幽人应未眠”。这是唐朝诗人韦应物的一首禅

意诗，诗题是《秋夜寄邱员外》。古人科技没有

如今发达，所以生活步步慢，不赶。韦应物的

朋友丘丹那时在临平山学道，一个秋夜他不由

自主地想念朋友。在他笔下，同一空间里，可

以呈现不同的时间；同一时间里，也可以呈现

不同的空间。以景语、情语从容落笔，浅浅着

墨，表达对友人的思念之情。这就叫做“会古

人意”。我的书法之路，就是每每和“幽人”会

面，看起来却隔着几个世纪。每当冬夜，夜阑

星稀，抓起笔来净手焚香，读咏抄写《金刚经》

与古人会意，颇有“山中松子落”的空寂和自

足。写字累了，就在案几兀自把玩那些石头印

章。有早年在兰州城隍庙刻章子的薛虎峻先

生的“家在河西”，他现在已是全国顶流的篆刻

家，西泠印社“河西第一人”。还有国内知名篆

刻家张大愚先生的“凉州平沙”，孙开仁先生的

“志在千里”，王杰同志的“般若佛”。把玩之

余，心满意足，顿然生清净心，欢喜心。

“书山”有路
□ 张新元

金川西湖一隅 （油画） 王峰

家门外墙上的信箱还在

空洞的嘴巴吞吐尘埃

是一只昼夜张望着的眼么

曾经每每投入胸腔的使命

早已杳如黄鹤

这是一个无人写信的年代

信纸信封都失去存在感

迅速撕开信封 热切展开信纸

让一笔一画勾牢瞳仁

如今只沉浮于梦境

幸运在书柜深处

幸运的部落还原往昔

小小物件陈旧或简陋

依然触得到体温与呼吸

曾经的一个个时辰就此穿越而至

一札旧情书是部落的至尊

只消焐在掌心

字迹便雀跃进心跳和血液

话声与笑语便驮我上鞍

骏蹄和长鬃 将我这朵格桑

碾碎继而抛洒成星星

我将自己焐在掌心

焐紧二人无以言状的流年

没有人不败于岁月

在信纸信封不复存在的时代

书柜深处的旧信札

就是我眉心的红痣

一札旧情书
□ 匡文留

莫不是那天上云织了锦缎？莫不是那锦缎

落入人间？四月的金川国家矿山公园，是一幅粉

色点染的美丽画卷。

山脚下，一字排开的小汽车，告诉你此刻山

上已是游人如织。只是尚未闻见人声，就已被清

浅的花香牵引。那香，不像栀子那么芬芳馥郁，

不像丁香那么浓烈袭人，不像牡丹香中带涩，也

不像梨花寡淡无味……那香，丝丝袅袅，就像夕

阳下屋顶的炊烟，若有若无，似在这天地间闲游，

又似在旷达中迂回，神龙见首不见尾，颇有闲云

野鹤的自在。

不出意外，眼下矿山公园已是“桃之夭夭”，

正是桃佳人风华绝代之时。

周末，携好友拾级而上，朝阳刚刚铺洒大地，

我们爬上最后一个台阶。抬头间，仿佛来到一个

盛大的婚礼现场，粉红色的浪漫布满山坡：簪花

是粉色的，手捧花是粉色的，花道是粉色的，拱门

是粉色的，人们脸上的笑容也是粉色的……每棵

桃树都像一个待嫁的新娘，浅笑含羞，风姿绰

约。朝阳俯身，似送给大地的初吻，为她粉色的

礼服镀上一层金纱，那清纯里又多了几分华丽。

晨露尚未干涸，粉红的花瓣愈发娇艳欲滴。人们

拿起手中的相机，纷纷和桃新娘合影，沾染她的

喜庆，赓续春天的祝福。

我和好友牵手，一步步漫入桃林深处。我戏

谑道：你今天看起来格外好看！她回应道：一日

误入桃林中，人面桃花相映红！我们嬉笑着在桃

林穿梭，与桃花耳鬓厮磨，身上、脸上、头发上，都

被花香一遍遍摩挲，那味道清新淡雅、沁人心脾，

比任何一种香水都令人心旷神怡。仰首间，一簇

簇、一团团的花落入眼底，近一点，再近一点，就

看见那桃花瓣薄如蝉翼，粉白色的花边，往里便

是浅粉色，离金色花蕊越近的地方，花瓣的颜色

越深，呈现深粉色，颇有几分艳丽。一阵微风拂

过，片片花瓣雪花般飘落，顿时，我们就淹没在那

漫山遍野的浪漫里，飞花入梦，时光沉醉，我不禁

轻声吟诵：

那一年，孔雀石前桃花正盛

星星瓣瓣落入坑池

那一刻，坚硬的矿山柔软了腰身

桃林闪烁金属的色泽

花城四月，你可闲庭信步，你可放马南坡

……

生活的琐碎在那一刻被妥善安放，心里又有

诗和远方。

不觉然间，我们已经远离看花的人群，只落

得一个桃花的世界，心里浮现出东晋武陵人觅得

的桃花源：“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

芳草鲜美，落英缤纷。”陶公笔下的世外桃源静谧

祥和，却是一个虚无之境，是他梦寐以求的世界，

而这片桃花林，坐落在矿山之上，近在咫尺，却是

美得如梦境一般。

直到太阳漫过头顶，我们才步出桃林。桃林

外依然人来人往、络绎不绝：有父母牵着孩子的，

有儿女扶着老人的，有风尘仆仆的摄影师，有白

发苍苍的画家……孩子们在这里寻找春色，把一

个崭新的春天记在笔端，画家在这里描摹春景，

用颜料勾勒生活的斑斓。摄影师定格了很多画

面：爱美、爱春天、爱万物、爱这花香四溢的人世

间……

回望桃林，已是夕阳满山，我问好友，问矿

山：

是谁，打翻最贵的香水？又是谁，扯下了粉

红的云霞？

矿山公园的春天，让人不由赞叹——

最美人间四月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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